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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文散散

眼睛多彩多彩

看到朋友一篇写豆渣的旧文，勾起了想
写一篇豆渣的新作。我好久没有写东西了，
写要精力，新要创意，作要脑力。最近太辛
苦，岁末年关，日子过得飞快，人格外容易
累。累起来，只想昏睡三天三夜，管它豆渣人
渣煤渣饭渣菜渣……

豆渣，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甚至连
见也是十几年前的旧事。

所谓豆渣，是指黄豆打成豆浆过滤后的
渣滓，也称豆腐渣。

豆渣者，贫贱之物耳。乡下日子还很艰
难的年头，打完豆浆，豆渣是舍不得丢掉的，
放上油盐，添点青菜炒炒，便是下饭之物了。

小时候不喜欢吃豆渣，每次在餐桌上碰
到豆渣，总是绕筷而行。小孩子嘴刁，每顿饭
后，豆渣依旧在，青菜不见踪。

记得祖父和祖母那么爱吃豆渣，当时实
在不懂。现在想，一个人劳苦了一辈子，饿过
肚子，豆渣吃在嘴里，自然不会觉得其味之恶。

如今，祖父故去快二十年，祖母也离开近
十年，时间真快，过去的日子散落成一地豆
渣，真是拢也拢不到一起了。

郑燮在《板桥家书》上说：“天寒冰冻时
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
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
老温贫四个字实在喜欢，也让我想起豆渣。

豆渣也是暖老温贫之具。
豆渣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不

过让菜荒之际不至于吃寡饭罢了。
故乡的风俗，春节前，家家都会做几框豆

腐，以备年后待客。腊月里，豆渣便成了常见
的菜肴，乡下人节约，炒豆渣舍不得放油，于
是那日子过得越发让人寡淡，就盼着赶快过
年，大吃大喝。

记忆中吃过一次美味的豆渣，是用回锅
肉做成的，鲜美清香，有些粉蒸肉的味道。
张爱玲谈到过豆渣，在《谈吃与画饼充饥》
一文中说：“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
就是一碗好菜……累累结成细小的一球球，
也比豆泥像碎肉。少掺上一点牛肉，至少是

‘花素汉堡’。”到底是海上才女，谈吃的文章，
也写得漂亮、丰腴、有趣。倘或换成周作人，
想必又决然是另一路文字了。

张爱玲不喜欢周作人谈吃的文章，说：
“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清淡
的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没有什么特色。炒冷饭
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

朋友的文章里提到了一款豆渣煎鸡蛋的
菜。将豆渣和鸡蛋打一起，搅匀，撒上葱花后
煎一下。“鸡蛋金黄，豆渣莹白，葱花碧绿，真
正赏心悦目……夹一口入嘴，松松软软，虽不
浓烈却淡而有味。”这个吃法颇具风情，有空
试试。

黄复彩先生曾告诉过我一种古怪的吃
法。新鲜豆渣捏成饼，放瓦上晾晒，发霉后收
起来，春天时切成一片片的烧青菜苔，类似豆
腐乳发酵。说滋味甚佳。

黄先生还强调说这种霉豆渣，一定要等
到春天后才能吃，倘或再放一点猪油渣，口感
更好。但有洁癖者或不敢问津。

如今，豆渣几乎绝迹于餐桌，一窝蜂去了
建筑工地。

我不想念豆渣，我想念爱吃豆渣的祖父
与祖母。

幸哉，居住寓所出门即见一座
湖，湖之四周有着比较开阔的绿地。

站在湖畔任何一个角落，观赏
那袅袅婷婷飘飘洒洒的雪，你都会
有得天独厚的玄妙感受。那是何
等的清新，清凉，清莹，清隽，清雅，
清纯，清冽哟……

自主自然地接受大自然慷慨
恩赐的雪澡，是那样的心静，心
怡。胜似服了灵丹妙药，立即收到
清目清障的神奇疗效，顿觉豁然开
朗……

远处的树、桥、楼，悉被苍穹布
排的珠璧琼瑶交汇的迷茫朦胧给
严实笼罩拥抱起来了。

满满冰冻的湖，望不尽厚厚甸
甸平平展展亮亮银银的雪。我想，
厚重厚道才皑素才清白；轻薄轻
浮，则易污损渍玷。

或问，到哪里去寻这样的湖这
样的雪呢？不远，不远，就在城郊，
就在比邻，就在河滨，就在湖畔，就
在塘边，就在桥头，就在旷野，就在
田塍……足之所履，身之所栖，都
有雪的诗意，雪的清逸。它是通天
的活水源泉，它是国画素描大展。
朋友，只要有一颗热爱大自然的

心，热爱泥土故土乡土热土的心，
总能找到赏雪沐身之佳境。

或问，能见到您吗？我来无影去
无踪，无法约定，况且赏雪只需独身
只影，无须有人相伴，愈清静愈好。
身入在于心入灵入魂入，一切在于由
衷神往。况且，我有早醒笔耕的习
惯，倘若有雪，无论午夜凌晨，尽管
它无声无息，我都有如神助般第一时
间爬起来。不像往日那样，先奔电
脑，而是第一时间夺门而出，咔
嚓咔嚓踏着积雪奔向草坡，奔向
湖畔，静伫，作揖，叩首，深鞠
躬，膜拜，然后观赏，陶冶，联想，
启迪……多长时间不可计数，只待来
了灵感，生发联想，升华境界。苟如
是，转身匆匆即归，打开电脑，噼里
啪啦，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乘兴敲打
起来。这个时辰，我正躲在灯火阑珊
处，写我的赏雪“碎屑”呢。

谨望敞开心扉，深呼吸，敞
开喉咙，尽情唱，不要拘束捏
拿，不要刻意造作，不要虚假伪
饰，一任率然天真自然单纯诚
挚，接受一次雪花的沐润，完成
一次纯净澄澈的身心洗礼，苍穹
的问候，天使的抚慰。如我每临

雪，即放下心上的一切杂扰，兴
冲冲大步流星地跨向湖畔草坡
上，恭伫，肃目，像膜拜信仰一
样，将自己雕塑成一尊雪人，与
苍穹故土浑然一体了。

对了，雪停，亦可以赏雪。君
不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
妖娆”嘛。

那一刻，棵棵高大挺拔的树，
伸向天空，虽然貌似满目凄凉荒
芜，但满布的雪挂，千树万树梨花
开，经雪后的虹暾照耀，其美其
魅，委实难以名状描摹，只觉得
清风微微拂曳，在向人世招手。再
看那倾巢出动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形形
色色的鸟儿，在飞翔，在曼舞，在鸣
啭，在引吭。一切都在诠释：冬天到
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阴晦黯淡遮不住热情，
阳光照耀青春永驻，严冬不需眼
泪，生命历程不辞跌宕起伏，挺直
不缺钙的脊骨……

活泼的孩子们雀跃着飞驰过
来了，攒雪人，打雪仗，苹果似
脸蛋，小鹿般身影……湖畔雪地
洋溢着少年顽童的勃勃活力虎虎
生气。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
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
是写作《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
活》时所面对的议题。

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
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
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

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
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
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
更多的历史细节。

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
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
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颜浩，1975 年生于湖南，2002 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出版专
著《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
1928》，主编《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导读》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五四前后北京的文化生产与新文学的传
播”、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末民
初北京的文化生态与文学转型研究”等多个
科研项目。

阿黄是我们连里一位陕西老兵
探亲时抱回来的一条母狗。它长着
一身金色的体毛，永远是一副随遇
而安的样子。它从不挑肥拣瘦，靠
着一些残羹剩饭居然也长得高高大
大。阿黄跟战士们特别亲，白天威
武地陪我们站岗执勤，晚上紧跟着
战士巡逻放哨，就连我们出操训练
时，阿黄都会随着口令声奔跑如
飞。记得我的老班长复员回乡时，
阿黄一路奔跑尾随运送老兵的汽车
来到码头，向着渐行渐远的轮船“呜
呜”地叫着，眼里竟然噙着泪水……
阿黄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但后来发
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我对它的
良好印象。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几
个战友正在篮球场边乘凉，突然听
到从篮球场一个堆满杂物的角落里
传来一阵阵凄惨的猫叫声。寻声而
去，原来是阿黄正带着刚出生不久
的狗崽子撕咬一只小花猫。小猫凄
惨无助的哭喊也在撕咬着我的心。
我怒不可遏地一脚踢开阿黄，发现
花猫已被撕咬得遍体鳞伤。我抱起
断断续续嘶叫着的小花猫跑到连队
卫生室，卫生员急忙拿来药棉、碘酒
为小猫清洗伤口，像包粽子一样为
它止血包扎，最后还为它注射了连
里仅有的青霉素针剂。我找了一个
小纸箱把花猫小心翼翼地放了进
去，期待小猫能够犬口脱险，转危为

安。谁知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到卫生
室时小猫已不治而亡。我那时正值
血气方刚的年龄，只顺手抄起连队
搞农副业生产用的锄头，决定为可
怜的小猫讨回公道。此时阿黄正闭
着一双眼安卧在一块儿草坪上，几
只狗崽在它的肚皮下欢快地吃着狗
奶。阿黄见我来者不善，一声呼啸，
绝尘而逃。谁知连队大门紧闭，阿
黄只得在连队大院内晕晕乎乎地左
冲右突、胡奔乱窜。阿黄也许意识
到追赶它的人太过执着，竟狗急跳
墙，从大门口三米多高的铁栅栏门
上飞跃而出。说实话，我从来也没
有想过要索取阿黄的性命，只是想
吓唬吓唬它，让它长长记性，不要去
干那些狗仗人势的坏事。但第二天
一大早，我万万没有料到而又令我
十分痛心的事情发生了：阿黄没有
回来，回来的却是一张血淋淋的狗
皮——阿黄的皮高高地悬挂在连队
围墙之上的铁丝网上……

我们的连队坐落在海边的一座
大山下，与渔民毗邻而居。后来听
说阿黄是让渔村里的二赖子阿彪给
捉去吃了，但由于证据不足，又担心
因狗事而影响了军民关系，此事也
就不了了之。为此我的心情郁闷了
很久很久。

阿黄死后，小狗崽的生存便成
了问题。四个狗崽正值哺乳期，我
只好担起狗妈妈的责任，一日三餐

为四个小狗崽喂汤送饭。而小狗崽
们似乎还不懂得失去母亲的悲伤，
更不知道此刻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竟
是残害它们母亲的帮凶。每当我把
饭食端在它们跟前，它们便会发出
欢快的叫声。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家
伙，我的心里便会多出几分宽慰。
不久，我出外执行任务，喂养小狗崽
的任务便托付给了刚分到连队的新
兵炊事员小林。

一个月后，我从岛外赶回连队，
向炊事员小林问起小狗的情况，小
林却躲闪着我的目光，结结巴巴地
回答说：“你走后不久，小……小狗
……就全都……饿死了……”我一
边吼叫着：“饿死的怎么不是你？！”
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抡起巴掌狠狠
地扇了过去。老实巴交的小林捂着
脸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从小
林的哭诉中我才知道：为防止小狗
乱跑，更为了省心，小林索性把狗崽
们关进了猪圈，竟异想天开地让那
些蠢猪担负起狗妈妈的职责。蠢猪
们平日只管自食其乐，哪里还会顾
得上这些嗷嗷待哺的小狗？而小狗
们又争食不过那几头肥猪，猪圈围
墙又高，小狗们爬不出去，不久便活
生生地饿死在猪圈里……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时常忆
起这件因狗咬猫而生发的事端。那
时的阿黄又能知道些什么呢？那不
过是它的生存法则，而我却用一个

“人”的想法惩罚了它，连带着惩罚
了那四条小生命。小林呢？是否还
会记得那一巴掌？人过中年，年少
时的轻狂和意气用事已不再有，现
在每当回想起这件往事，我满怀的
是内疚和歉意——对阿黄，对小林。

在加拿大，有幸谒访了白求恩
的故居。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乘车离开
多伦多市向北驶去。两个小时车
程的高速公路两旁，红黄相间的枫
树点缀其中，如团团鲜红的火炬在
秋风中燃烧，这个枫叶之国的美景
像白求恩故居一样给我留下了极
具色彩的深刻印象。

走进格雷文赫斯特镇，看见一
幢乳白色的木屋，近处聚着很多
人，不用打听，这就是白求恩故居
了。这是一个宁静而风光迷人的
小镇，虽然人口不多，却因伟大的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出生于
此而闻名遐迩。

白求恩故居建于1880年，是19
世纪经典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两
层木结构的百年老屋，三角形的黑
色房顶，乳白色贴木外墙，梯形的
外飘窗，古朴自然。白求恩 1890年
3月就出生于此。上世纪70年代中

加建交，白求恩成了两国友谊的象
征。1972 年，加政府授予白求恩

“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次年把白
求恩出生的这座小楼从长老会手
中买下来，经过三年多的修缮和布置复
为原貌，于1976年对公众开放。

白 求 恩 纪 念 地 有 两 座 建 筑
物。一座是他的故居，楼房内的物
品、场景均是按白求恩当年出生时
的样子布置的。一层依次是客厅、
餐厅、厨房、书房和洗手间，中间是
螺旋式雕木楼梯通向二楼；二层多
间卧室。家具、摆设基本都是按当
时式样严格复制。另一座房屋在
故居不远处，那里是白求恩纪念
馆，设有办公室、展览室和放映
厅。参观者一般要先在展览室通
过图片和文字，目睹白求恩在各个
历史时期的风采，然后去放映厅观
看纪录片。纪录片虽然只有短短
10 分钟，却浓缩了白求恩作为医
生、人道主义者、革命家和艺术家

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白求恩为践行他的国际主义

理想，1936年11月率领医疗队前往
西班牙，成功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
流动输血队，抢救了数以千计受伤
战士和平民的生命。当他得知日
本法西斯正在侵略中国时，又毅然
前来中国。白求恩 1938 年初告别
家人，告别了格雷文赫斯特镇，千
里迢迢来到了延安，在艰苦的条件
下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
次，他在一所破庙里搭起临时手术
台，连续给115名伤员做手术，时间
长达 69 小时。白求恩于 1939 年 11
月12日凌晨，因伤口感染继发性败
血症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年仅49岁。

阳光依旧，枫叶正红。格雷
文赫斯特小镇歌剧院门口，矗立
着白求恩的铜像，右手拿着听诊
器，眼望前方。我临别时，心头
一股恋恋不舍之感涌向心头。只
有在这种时候，坚硬的塑像才有了
生命的气象，即便身处深秋时节已有
点冷意的北美，我也能体验到白求恩
内心身处时时涌动的道德情，时空
跨越地感受到了他的闪光人性与
人道情怀！

《民国元年：
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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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马上要奔到巷口之时，前
方突然冲出两个人，截住了我的去
路。我下意识地转身要跑，脖颈却突
然挨了重重的一下，顿时扑倒在地。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和黄烟烟都
被捆绑住了，丢在了一个荒僻的所
在，我环顾周围，立刻明白了自己的
处所——郑国渠这是在盗墓！

郑国渠狞笑着凑了过来，我在他
耳边偷偷地说了“素鼎录”三个字，他
果然愣住了，随后与我一起落下了盗
洞。我借此将黄烟烟支开，偷偷询问
了郑国渠他究竟知道多少。这才发
现，原来 1931 年时，许一城曾经委托
郑国渠的大伯郑虎铸造过一大尊仿
冒的关公青铜像，并带着这青铜像去
了西安的岐山县。

我又重新找到了线索。
寻找海螺山

我独自前往岐山，没想到却在那
儿遇见了木户加奈，她将当地的文化
名人姬云浮介绍给了我。

姬云浮身体不好，最大的爱好就
只有在家中翻检故纸堆来解决历史
上的一些未解谜团，他对许一城当年
的案子也有了解，对
那三本笔记也充满了
兴趣。

“那笔记是加密
的，如果你不知道密
码，拿到也没用。”我
说道。

“我知道是加密
的，但若说看不懂，倒
未必。”姬云浮双手抱
臂靠在书架上，“当时
我没办法，但后来我
认识了一个高人，跟
他聊过笔记加密的
事。那个人听了以
后，对我说，只要给他点时间，那种程
度的密码，根本不堪一破。”

在路上，姬云浮告诉我，这个叫
老戚的人，也算是岐山当地的一位奇
人。他原本是西安交大的数学教授，

“文革”时下放到岐山，后来一直就没
回城里。老戚疯疯癫癫的，除了数学
什么都不关心，大家都当他是疯子，
连红卫兵都懒得批斗他，给他扣了个
白专的帽子就扔在岐山不管了。他
现在在岐山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没
子女，也没什么亲戚，只有姬云浮与
他有旧，会偶尔过去探望他一下。

到了老戚头家里，木户加奈用
激将法激得老戚头答应破译密码，
但需要等上一周的时间。我和木
户加奈则趁这个时间里，探访了附
近的古庙。

胜严寺位于岐山县城西南，不到
三公里。秦二爷在方向上不敢撒谎，
带着我们沿公路过去，没多少时间就
开到了目的地。这里位于周公河和
横水河交汇处的北岸塬顶，地势颇
高，以风水而论，确实是个建寺起观
的好地方。

“许桑，那个是什么佛？”木户加
奈忽然指着一尊石像问道。这石像
的上半截身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
身。我扫了一眼，看到这石像身披裙
甲，旁边斜靠一截长兵器柄，在腰部

附近还能看到有几缕胡须垂下的
凸起粉饰，不禁笑道：“这是一尊
关公像啊。”

“可是，关羽怎么会出现在佛教
的寺庙里呢？”

“关羽在儒教、道教和佛教里，都
被视作是守护神，所以在各地的寺庙
里，都会有关羽神像的身影，是类似
于护法珈蓝神一样的存在，也是中土
佛教融合当地传统的见证。”

这时候，庙里出现了一个算命
的老道。花了一百块钱给他算命，
很快，我们就跟他混熟了。老道告
诉我们，在这一代，佛像都是二佛对
供的，就像龙门的卢舍那大佛，其实
与则天明堂里的玉佛对供，那么胜
严寺里的唐代佛像，必然也有一个
大佛与它对供。

我找来了一张宝鸡寺的地图，通
过龙门石窟的大佛方位，找到了岐山
附近的海螺山。接下来，就要带着木
户加奈和那位在胜严寺里认得的老
道一起，去寻找大佛了。

秦岭的主峰坐落在眉县、太白
县、周至县境内，海拔三千多米。岐

山毗邻三县，属于主
峰北麓范围。山体
之雄奇、山势之跌宕
起 伏 ，一 点 都 不 含
糊。我们一开始出
发时，尚有牧羊人小
路可以走，但很快小
路 的 痕 迹 就 消 失
了。我们不得不沿
着陡峭的山坡小心
前进，有时候为了翻
过一道高坡，要反复
上下好几处山头。

海螺山孤立群
山之中，远看不算高

大，可走到近处，才发现海拔并不低，
山顶到地面粗略估计得有两百米，我
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有惊无险地
抵达山顶。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破败小
庙。这庙太小了，甚至不及农村里随
处可见的土地庙规模。与其说是庙，
倒不如说是一座石砌的落地神龛。
神龛上头是云拱形状，阴刻着一道石
匾“义在春秋”。龛内供有一尊半人
高的铜像，丹凤眼，及腰长髯，手中一
柄青龙偃月刀。

这是一座关帝庙。
在庙后，我找到了当初埋藏玉佛

的地点，那上面更留有许一城当年发
掘的遗迹。可以判断，当初则天玉佛
确实就是埋在这座小庙里，并被日本
人盗走的。

破解古董密码
从海螺山回到岐山市区，一进

县城，我给姬云浮拨了一个电话，
电话却是个陌生人接的，自称是姬
云浮的堂妹姬云芳。我问姬云浮
在不在，对方迟疑了一下，问我是
谁，我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对方告
诉我，姬云浮在昨天突然心脏病发
作，去世了。

一 个 晴 天 霹 雳 直 接
打了下来，我几乎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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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远趁机向秋棠求婚，他
说：“光有房子那不是家，有人住
才是家。不管你住哪儿，我都陪着
你。你要是喜欢新房子，我们一起
买个新房子，你要是不嫌弃我家，
就住到我家里来，好不好？”

秋 棠 对 于 再 一 次 走 进 婚 姻 ，
心里终究有点不踏实。她没有让
张俊远出资，自己付全款买了房
子。张俊远颇有点受伤，秋棠向
他 解 释 道 ： “ 不 管 以 后 怎 么 样 ，
我自己有个房子，会很安心也方
便，晓华回来不用住宾馆了，就
算是投资也合适。”

张俊远意识到是自己的心太
急了。

装修房子的事情烦琐忙乱，张
俊远陪着秋棠一趟一趟地往建材市
场跑，去选材料和家具。秋棠暗自
感叹，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把这个房子
装修下来呢。

房 子 装 好 了 ，
秋 棠 准 备 搬 过 去 。
秋爸爸说：“新房
子 住 新 人 ， 正 合
适，我看你和老张
的事情就办一办得
了，你们两人一起
住进去。”他就只剩
下 秋 棠 这 一 个 心
事，希望有生之年
看到女儿的后半生
有依靠。

秋棠踌躇。
晓华回国看到他们相处的情

景，跟秋棠说：“妈妈，有个中文
电视剧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把
它送给你，叫‘莫负有情人’，只怕
你再也找不到比张叔叔对你更有情
的人了。”

“莫负有情人”，这句话让秋棠
惊醒了。她想，自己只顾虑着自己
的心结，何曾考虑过张俊远的心
情？他的一片深情难道抵不过自己
对婚姻的恐惧吗？现在的自己，有
什么可以担心的，又有什么可以怕
的呢？

于是她答应了张俊远的求婚。
他们邀请两家的亲人聚在一起，举
行了一个私密又温馨的婚礼。

秋爸爸乐得嘴都合不上，他在
婚宴上发表讲话说：“秋棠有了归
宿，最开心的就是我，现在我是一
点儿心事都没有了。俊远这孩子，
我最中意，那可真是打着灯笼也难
找 的 人 。” 张 俊 远 赶 紧 搭 腔 说 ：

“爸，打灯笼的是我，我打了多少个

灯笼才找到秋棠的。秋棠可没找，
她就在那儿看着我打灯笼呢。”说得
大家哄堂大笑。

晓华和小乔瑟夫从美国赶来参
加 婚 礼 ， 晓 华 私 下 抱 住 秋 棠 说 ：

“妈妈，看到你再婚，又找到了幸
福，我比谁都高兴，比我自己结婚
还要高兴。”秋棠笑着回她：“我也
是，看到你结婚，我会更高兴。”晓
华做了个鬼脸。

随后，他们四人一起飞回美
国，秋棠和张俊远打算在美国玩一
圈，度蜜月。

在飞机上，小乔瑟夫告诉秋
棠：“你结婚，最高兴的人是我。”
秋棠笑道： “ 真 奇 怪 ， 怎 么 我 结
婚 每 个 人 都 最 高 兴 。” 小 乔 瑟 夫
说：“我说的是真的。晓华一直
不肯接受我的求婚，我知道她心

里因为父母的离婚
对婚姻有恐惧感，
现在你再婚了，以
实际行动告诉她，
即使离婚了也没有
什么关系，还是可
以找到幸福的，她
的心结自动就打开
了 。 你 看 着 吧 ，
她 很 快 就 会 接 受
我的求婚的。”

秋棠感动地拍
了拍他的肩。晓华
何其幸运，有这样
一个知她爱她的人

守候在身边。
她看向张俊远，自己又何德何

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珍惜自
己的人。

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秋棠
握住张俊远的手，把头靠在他的
肩上跟他说：“我们结婚，我才
是最高兴的那个人，你不知道我
有多么感恩。”张俊远回握住她：

“告诉你吧，我们结婚，全世界没
有 人 比 我 更 高 兴 了 。 这 个 ‘ 最 ’
字，放在我这里才最贴切，谁也
争不去。”

秋棠伸手刮刮他的脸，张俊远
看着她只是笑。他把秋棠的头轻轻
按回自己的肩上，帮她盖好毯子，
把头靠在秋棠的头上，在毯子下面
握住秋棠的手，两个人就这样静静
地坐着，闭着眼睛，感受着彼此的
存在。

心满意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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